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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明强

现今湖城衣裳街上的店铺，早上开张时间
很晚，一般都要在9点以后开门。几十年前，衣
裳街上的商铺因年久失修，虽破烂不堪，但会
很早开张迎客。

上世纪60年代末，衣裳街的商铺挨得很
紧，在不到400米的古街上，除有很多衣裳铺
外，其余的有钟表修理店、白铁皮制作坊、修车
铺、汤婆子脚缸铺、竹编作坊、裱画坊等。每当
太阳刚升起，街上的人还寥寥无几，店铺里的
主人和徒弟就卸下一块块3米多高、40多厘米
宽、足有2.5厘米厚的店板门，店板门往墙边一
放，或靠在店门外的墙旮旯里，开张营业了。

当年，衣裳街上全是商铺，店板门是街上
的主色调，偶有几家不开店的居民家，门前也
是用木板当门，早起晚睡都要上下门板。这一
块块店板门，一般人不会去留意它、喜欢它，而
笔者对这一块块店板门却情有独钟。10岁刚
出头的我，常利用暑假，结伴起早去衣裳街，趁
店铺还关着时，那一块块木板竖着的模样，望
着店板门上曲里拐弯，却很有规律的木纹，心
里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感觉，这就是年轮，是岁
月留在树木上的标记。

店板门绝大多数是落地板，也有少数店板
门是插在半墙上的，仅2米多高。墙后的店堂
里有货架，店板门一卸下，商品可放在搭于半
墙上的货架上，像个柜台，半墙砌得很厚，梁
下、半墙上各做有一道约6厘米深的硬木板道，
板道在砌半墙时埋入砖与砖之间，只露出一条
板道口，上下店板门时来去自如。有时，看着
店板门边上的店招，杨记白铁皮制作铺、孙记
修车铺、顾记竹器社、马记衣裳店等，我会情不
自禁走上前去静静地瞧、细细地摸、鼻子贴在
店板门上深深地嗅。一块块木板门上，虽已斑

斑驳驳，但时儿还会散发出一股淡淡的松香
味，让我的脑子忽地清醒了许多，这是松树木
板；有的店铺的木板上，鼻子贴上去，已经闻不
到任何香味，而树木的味道还是有的，这便是
杉木板；还有的木板，看上去木质不是很坚硬，
但木板仍那么挺拔，不翘不裂，这就是泡桐树
木板，这种木板由于缺乏硬度，做店门板时，主
人会在店板门后撑一根小碗口粗的长门栓，予
以加固。

开店下门板时，全是男人的活，主人或徒
弟将一块块厚厚的门板卸下来，按顺序摆放，
弄乱了打烊时上门板会卡住，不过，老板总有
点小窍门，一块块店板门上，用毛笔字写上西
壹、西貮、西叁的字样，以免出错。

晚上打烊时，顺号将门板插入板道，“啪”
的一声、“啪”的一声，他们上店板门时，似乎有
意将门板啪得响一点，他们听惯了上店板门时
所发出的声响，很轻松、很悦耳，仿佛在敲奏着
一首回家进行曲。当最后一块店板门上的铁
栓，插入墙边立柱上的铁环锁上后，师徒俩笑
了，忙碌了一天，终于可以回家休息了，咪口小
酒，唠唠店里的生意经，那种惬意能驱散一天
的劳累。

有很多家商铺的店板门，不知使用了多少
年，从斑驳的店板门上可以看出，有可能与一
幢幢古建筑是同龄的。年幼的我常幻想，门，
应该是一道完整的门，怎会是一块一块拼起来
的？店板门里，究竟藏了多少生意秘诀，和耐
人寻味的趣闻轶事？

我很喜欢这其貌不扬的店板门，有家裱画
作坊的20块店板门上，雕凿了一幅龙凤呈祥图
案，虽已沟沟壑壑，没有了光泽，但还是能看清
这幅完整的图案，我很钦佩木刻雕凿匠手上精
湛的技艺，阳刻雕凿，难度很大，20块店板门合
在一起，拼凑出如此精美的龙凤呈祥图，令我大
饱眼福。而假如缺少其中任何一块店板门，或
有块店板门断裂了，咋办？我不敢往下想，有幸
的是裱画商铺的老板本人就喜欢绘画。还有一
家商铺，店板门的第一块和最后一块，刻有经商
的对联：“大生意要常走，小生意要常守。”行书
雕凿，飘逸洒脱；中间的门板上刻有一朵大牡
丹，叶片间的花瓣，经长年的风雨侵蚀，已模糊
不清。我还见过，靠近商铺门立柱旁的那块店
板门上，顺手处，用榫头嵌入木雕龙头、狮子头，
龙头和狮子头的嘴巴被雕凿成镂空，手指可伸
进嘴巴里的镂空处，这样，下第一块店板门时不
容易脱手。毕竟，整条街上有雕刻的店板门少
之又少，少才更显艺术之金贵。

衣裳街上曾有个西药店，晚上打烊后，留
有一个值班医生在药铺里睡觉，为方便患者买
药，特在店板门上开一扇小窗，夜里突发疾病
的患者，只要敲敲窗门，就可买到感冒、退热、
止痛等药品；有家烟杂店，也在店板门上留出
一个小窗口，敲窗便能买到香烟、火柴、蜡烛、
饼干之类的必需品……

当年，那一块块店板门，为防盗起到了至
关重要的安全保障。然而，时间的脚步始终向
前，永不停歇。上世纪80年代初，在衣裳街一
个个老商铺的门前，安装了一道道铁栏栅门，
从而取代了一块块店板门，继而，一道道升降
自如的卷闸门应运而生，给古老的衣裳街，融
入了现代的气息。一块块店板门的淡出，宣告
了那个时代的终结。

衣裳街上的店板门

房建强

上世纪40年代初，在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旗帜下，德清戈亭一带，有一批志士文
人，在坚持武装抗日的同时，以笔代刀，诗
词唱和，渐成群体。1944年，《戈亭风雨
集》出版。这是一本在浙江文化史上有着
独特重要地位的爱国抗日诗集。该诗集
的作者群体后来被称为“戈亭诗派”。

作为浙北地区文化渊薮之一的湖州
中学历来有诗教的传统，并且出过不少
诗人。戈亭诗派35（或34）位成员中，
目前已知湖州中学校友有11位：朱渭
深、温永之、冯京、蔡起兴、王应贤、
吕乐箴、蔡继贤、李俊、陆振寰、冯潜、凌以
安，约占三分之一。其中，朱渭深、温永
之、冯京、吕乐箴曾在湖中工作过。

温永之（1905—1985），名延龄，字
永之。生于湖州南浔，早年丧父，家
贫。1920年夏，南浔小学高小毕业后，
在亲戚资助下进入浙江省立第三师范学
校读书。1923年，省立三师并入省立三
中，即后来的湖州中学。

朱渭深（1910—1987），名粲，字渭
深，号霞飞。生于湖州荻港，是朱熹的
后裔。家境贫寒，9岁读私塾，半年后转
入荻港小学、私立湖州绉业高小读书，
1925年高小未毕业，去长兴道生钱庄当
学徒。

冯京（1909—1959），字黙存，谱名
缵荣。生于德清洛舍，16岁考入无锡国学专
修馆，深得章太炎先生器重。先后考入上海
群治大学、浙江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深造。

吕乐箴（1911—1990）是朱希的夫
人，生于安吉（当时是孝丰县）。毕业于
燕京大学历史系。

1923年，省立三中的学生掀起“拥
杨（莘耜）拒罗（伟）”学潮，在该校
求学的温永之与学生会骨干、同学杨思
一等组织100多位学生赴杭请愿，学潮
取得胜利。

1925年夏，温永之加入国民党，介绍
人是中共党员、湖中校友金鼎。温永之从省
立三中师范部毕业后回南浔，在小学任教。

1927年“4·12”政变后到处白色恐
怖，温永之由金鼎、张寅仲介绍加入中国
共产党。4月下旬，中共湖州支部在湖城
第一小学成立，温永之任支部委员，分管
农村工作。入党后，与金鼎一起，前往菱
湖镇等地发展党员，建立组织，先后介绍
陆思采、姚醒吾、温兰馨、李泉生、陈嘉
锡等人入党。6月，中共湖州支部扩建为
县委，温永之任宣传委员。后赴乌镇任

教，发展党员。
1930年初返湖，在吴兴县立第一小

学任教，发展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同
盟”“互济会”“左翼作家同盟”成员，
发展杨思一入党。8月，中共吴兴中心县
委成立，温永之任组织委员。9月7日被
捕。1935年获释回浔。先后在上海、杭
州的小学任教。

朱渭深在长兴道生钱庄当学徒时，
利用空隙时间，遍读长兴图书馆藏书，
大量阅读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书刊，开始
写新诗、散文，在《小说世界》《开明》
《艺风》等杂志发表。1930年春，他的第
一本新诗集《期待》出版。曾组建流星
文学社，并一度创刊《湖州报》。

1934年2月，钱庄倒闭，他应聘到
湖州私立三余商校任国文教员。为上海
《青年界》撰文；散文集 《秋花集》出
版。另有诗集、散文集4部书稿在上海印
刷厂毁于日军炮火。

1936年，创办旸谷文学社，在《湖
报》编 《旸谷》周刊，为 《妇女旬刊》
《妇女与儿童》周刊撰稿，为费洁心《中
国农谚》写序。1937年日寇入侵，他与丁
篪孙、费洁心在湖州办《救亡三日刊》。

1937年12月，吴兴抗日青年训练班
开班，郎玉麟为游击组组长，温永之、
王文林为民运组正副组长。1938 年 9
月，温永之率由其筹组的吴兴县抗日自
卫第二大队，改编为朱希部队独立大
队，任政治部主任。经朱希部队中共特
支批准，恢复了温的党籍。

朱渭深是1938年5月到乌镇参加朱
希部队战地服务团的。朱希很赏识他的文
才，请他任秘书。他随同朱希转战于苏浙
皖地区，经常每日步行几十里至百余里，参
加过震泽、南浔、严墓、三山等地战役。

1938年11月11日上午，朱希部队
在练市钟家墩遭日军重击，几乎全军覆
没。温永之回忆此战，悲愤难抑：

钟家墩战役

二十七年十一月，随朱司令在钟家
墩，为敌所围，血战五小时围始解。

弹雨惊开野色昏，钟家怒月跃荒墩。
有金难买万忠骨，付与栖鸦老树村。
此战后，温永之离开朱希残部，前

往天目山，任战时补习中学教员。此校
正是湖州中学的前身——“浙江省第一
区各县联立战时初中学生补习学校”，
1939年初，改办为“浙西临时中学”，不
久分设三校。抗战胜利后，浙西二中复
名“浙江省立湖州中学”。

1939年4月，温永之去第一区专员公
署任《前线》杂志编辑。1940年，应邀编
辑《战地》半月刊。1944年6月出版了
《浙西初期抗战史话》，他曾编著《长超部
队》《太阳部队》(今存《铁与血：游击队的
写真》）及《浙西年鉴》。还曾在《民族日
报》任编辑，在南京参与编辑《（第二
次）中国教育年鉴》。1948年回杭，在湖
墅民众教育馆分馆工作。

1941年 2月至7月，朱渭深在吴安
联中教书。1944年他编选的《戈亭风雨
集》出版。他的《纫秋兰室诗稿》未刊
本中，由温永之选出 200 余首，辑为
《霞飞诗选》在昌化出版。他的诗《灿棠
辞》讴歌了史灿棠（湖中校友）以身殉
国的壮烈。

《戈亭风雨集》收录了朱渭深的两首
诗《赠温永之先生》——

故园寥落恨羶腥，分付天涯作寄萍。
凄绝时艰匏系意，芸窗犹恋一灯青。
贾生挟策抑雄图，职志居然忝不孤。
辛苦年来书剑废，负君相忘在江湖。
温永之读后回赠两首 《次韵答渭

深》——
四山草木染胡腥，生诀天涯泛断萍。
夜雨连床话底事？丹心长照碧湖青。
间关破敌共谁图？客里望烽酒胆孤。
岂是新亭对泣日，与君跃马具区湖！
据 《纫秋兰室诗稿》，朱渭深收读

后，又依韵寄和，三赠四赠乃至五寄。
《五寄》题记“温赠诗记有十次，稿失不
克悉忆”。《五寄》有句“愿君叔世阳秋
笔，早见鸿编付汗青。”原稿后曾注“时
君治浙西抗战史也”，指《浙西初期抗战
史话》。

据《戈亭风雨集》，朱渭深给冯京写
过诗。

中秋次默存词人韵

哀时不假酒消愁，化与悲笳付夜讴。
半壁犹存华夏土，一轮重见汉关秋。
琼楼玉宇无非幻，紫塞青灯两未酬。
纵目河山羞破碎，月圆底事遍神州？
而 《戈亭风雨集》 收录冯京的诗

中，有三首与朱渭深有关。

九日次渭深韵

不须借重辟寒金，野旷天高我独临。
满目疮痍悲故垒，重阳风雨助秋阴。
避灾无地容余子，落帽何心作楚吟？
别有登山摇落感，辽天一鹤下空林。

秋雨索渭深和

西风吹雨入窗纱，一点愁心上鬓华。
万里江山仍板荡，蹉跎恨眼看黄花。
兼旬淫雨稻成泥，九月军中未授衣。
满眼饥寒秋色苦，一腔幽愤向东飞。
抗战爆发后，冯京曾任德清县国民

党党部秘书，主笔《洛钟》，参与策划选

编《戈亭风雨集》；1944年春，创建德清
简易师范学校，并兼任国文教师，后任
校长。曾任德清县修志馆 （文献委员
会）馆长（主任），主持编纂《德清县志
稿》十册。曾创作《曲园乡乡校校歌歌
词》，还翻译过法国女作家乔治·桑的作
品。《戈亭风雨集》收诗最多的是冯京，
有44首。有诗集《十年诗稿》，惜亡佚。

1946年2月，朱渭深应聘浙江省立
湖州中学高中部中文教员，8月到校任
教。湖州解放前夕，兼任总务主任，清
点了全部校产和档案，登记造册。解放
后即清楚地移交军管会、军代表。不
久，省教育厅派温永之来湖中担任校务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管学校全面教学
工作。旧时战友、诗友又一起共事了。

在湖中工作期间，温永之写过一首校歌：
“太阳已经照遍了大地，同学们努力

前进再前进。丢掉落后的包袱，随着人民
的时代前进。听吧！这雄浑壮大的潮音；
瞧吧！南山的高塔耸入层云。我们生长在
这里，要学会这些本领：自然斗争的知
识，社会斗争的教训；我们生长在这里，
要立下这些志愿：完成自己的改造，创建
永恒的生命！我们热爱祖国、民主与真
理，加强学习，团结师生，为新中国的建
设创造光明！”

据校友回忆，温永之还创作过一首
歌：“道场山呀！怎能阻挡得了我们坚强
的意志……”，那时“湖中生产大队”进
行野外教育，温永之和师生们一起在道
场山下鹿山开荒劳动。

1985 年 9月 27 日，温永之在湖病
故，享年80岁。

朱渭深1979年回湖中。曾参编《湖
州市地名志》，注释《湖州史料》。1987
年10月10日辞世。《中国民间文艺家辞
典》《浙江现代文学百家》《浙江民国人
物大辞典》等均有其传。

朱渭深还擅长书法，著有《临池脞
语》。30年代所写市招、校牌甚多，常举
办书法展览。湖州中学老校区里还有他
的墨迹。老校门上的“浙江省立湖州中
学”，是抗战胜利后复员湖州时写的。
《礼堂记》，共371字，行书。礼堂奠基石
刻他写了隶书的志识。1979年3月，为
新建的教学楼题写“勤学楼”三个大
字，是用抹布蘸了墨汁写在几张大开版
报纸上的。

1949年秋，经朱渭深举荐，冯京应
聘为湖州中学高中部教员，任教文学和汉
语两门课。古文造诣深厚的冯京讲课时常
常脱口而出，流利背诵，几乎不用翻书。
有时即兴吟唱，只在黑板上写几个关键
词。《光明日报》曾发表过他的文章《读
诗偶记》。

吕乐箴1938年参加朱希部队，后与
朱希结为夫妇。1950年11月至1951年2
月在湖州中学任教。

吕乐箴的父亲吕卓夫曾是安吉早期
共产党人之一，地下党负责人；她的母
亲丁秋曾是中共孝丰县委妇女部长。吕
乐箴也是中共党员。当年温永之率第二
游击大队改编为朱希部队独立大队，促成
此事的人中，就有吕乐箴。她从家乡带来
这支小股武装与朱希会合,并带来了朱希
一直崇敬的黄埔教官叶剑英的亲笔信。

《戈亭风雨集》存其诗一首——《寄外》：
仓皇烽火戍边城，国难犹殷责未轻。
壮志莫因儿女累，漫天飞雪事长征。
外是外子的意思，这首诗是她写给

丈夫朱希的。抗日御敌，救国安邦，壮
志满怀，义薄云天。家国情怀远大于儿
女情长，如此深明大义，侠骨柔情，虽
巾帼不逊须眉！

丹心长照碧湖青
——曾在湖州中学任职的四位“戈亭诗人”

徐 湖

清光绪八年（1882年），湖州著名的藏书
家、学者陆心源在编纂的《归安县志》中，在其
家西面200米的一个地方，记地名为“蟹墩”。

按图索骥，蟹墩东面原有月河（今月河
街） 之水流经，北面是月河漾，西南为横
塘，是四面环水的一个“岛屹”，虽说土地面
积不大，但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几经易手的
私家园林，辉煌一时。

古代文献记载，在这个“蟹墩”上，最
早建造私家园林是宋代的莫氏莲庄。

莫氏莲庄由文人莫彦平所筑。园三面环
水，那时，莫氏莲庄四周，有莲荡数处，春
天，新莲婀娜，夏天，荷香弥远，秋天，残
荷别姿，岸边，垂柳依依。其好友、诗人叶
梦得曾与莫彦平、葛鲁卿夜游此处，他记道：

癸卯七月十二日夜，天气稍凉，月色如
霜雪。余寓居溪堂，当苕、霅两溪之会。适
自山中还，葛鲁卿亟相过，因同泛舟，掠白
蘋亭，渡甘棠桥，至思乐亭。少留步而叩
门，呼莫彦平，尚未寢。天无片云，夜气澄
澈，星斗烂然，俯仰上下，微风时至，毛发
森动。莫居三面临水，为城中居地之胜，夹
径老柳参天百余尺，环以莲荡，人行柳景荷
气中，时闻跳鱼泼剌水上。复拉彦平刺舟逆
水而上。月正午，徐行抵南郭门而还。鲁卿
得华亭客饷白酒，色如湩乳，持以饮我，旋
呼兵以小舟吹笛相尾，道旁居人闻笛声，亦
有起而相应者。酒尽抵岸，已四鼓矣。

因谓鲁卿：不知袁宏牛渚、李太白采石，亦
复过此乎？古今胜事，但以流传为美，诵咏不
暇，安知古人亦人耳，其所登览，不在天上，而
不能自营之，而况其他。然今日之景，海内非
无，而有湖之地，此乐非吾三人亦不能也。

文章把夜游写得美不胜收，让读者遥想
当时“蟹墩”周围的景致，有身临其境之感。

后来，莫氏家业不守，其莲庄分为两

半，一半为宋新安郡王赵与訔得到，建赵氏
菊坡园，他在横塘上“修堤、画桥”，将“蟹
墩”与现在的莲花庄相连，“蓉柳夹岸，数百
枝照影水中，如铺锦绣。其中亭宇甚多，中
岛（今莲花庄）植菊至百种。”

到了元代，一代书画大家赵孟頫在“蟹
墩”的东面，沿月河 （今建设路） 建莲花
庄，更是闻名于世。明代，莲花庄归莘氏所
居。到了清代，乡绅沈晋恩在“蟹墩”构筑私家
园林，他建翳亶别墅和赋竹山庄，并在隔着横
塘，现在的莲花庄西南一角，辟为义庄。此后，

“蟹墩”逐渐荒芜，到了上个世纪初，已成为菜
地一片，“蟹墩”也被定名为“四面厅”。据老人
所传，取名四面厅，缘以沈晋恩私家园林中，有
一座四面敞亮的大厅。而沈氏义庄在1959年
时，改建为青年公园。

那时，游人如要到青年公园游玩，有两
条路可以选择，一条走南街（或新开河），过
古老的潮音桥，走青年路到达；一条走东街
和月河街，过月河上的局前桥，走四面厅，
再过横塘上的凤凰桥 （桥在几年前被拆除，
桥基仍在），走横塘直街到达。

在历史上，东、南和西面环绕四面厅的
横塘曾多次被填土改路，特别是在清嘉庆十
八年（1813年），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填河之
举，使得横塘“河已填堙”。二十世纪上半
期，横塘已形成几个水塘的模样，但仍碧水
青青，河面上长满白蘋，夏秋季节，开着一
朵朵白色的小花，煞是好看。

在青年公园的大门前（现为莲花庄西大
门），跨横塘有一座石板小平桥——展家桥，
旁边也已是桑园簇簇，菜畦片片，田地间，
水塘数口，还有荒冢座座。

四面厅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时，只有
数户人家居住，后来，沿月河漾岸边建起了
湖州中百公司、湖州医药公司和湖州生产资
料物资公司的仓库。南面的河畔边，建起了
湖州煤球厂。

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四面厅与现在莲花
庄隔着的横塘，在1989年填土建成莲花庄路，
原来的煤球厂建起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在
其余的土地上，2006年建成了莲花庄小区，现
在，人们对这一区块都称莲花庄小区了，四面
厅这一称呼，怕是要被人们遗忘了。

四面厅的变迁

吕乐箴

冯京

衣裳街馆驿巷的店板门（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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